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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黄 河 在 灵 宝 市 拐 出 第 九 道 弯
时，灵宝市函谷关镇王垛村、孟村等的
农人在晨曦中苏醒。那些被露水和雨
水 浸 润 的 夯 土 城 墙 ，泛 着 出 土 时 的 亮
光 ，恍 若 几 千 年 前 的 晋 国 将 士 仍 在 守
护山河。当你触摸着关楼基座上深浅
不一的箭痕，就会明白贾谊笔下“据崤
函 之 固 ”的 重 量 。 公 元 前 614 年 的 风
穿 过 垛 口 ，带 来 了 晋 灵 公 戍 卒 操 练 的
号子，混着黄河水汽的咸湿，在二十一
世纪的春晨凝成历史的“结晶盐”。

太 极 湖 的 涟 漪 漫 过 老 子 青 牛 的 蹄
印，研学少年的汉服下摆扫过关令尹喜
的观星台。紫气东来的典故在此刻具
象为无人机群掠过关城的轨迹，它们携
带的摄像头正以每秒三十帧的速度，记
录 着 周 礼 大 典 实 景 演 艺 的 羽 衣 霓 裳 。
穿草鞋的群演与戴智能手表的游客在
瓮城里错身而过，秦人“收兵铸金人”的
青铜代码，已化作景区电子门票芯片。

稠桑原的裂缝依旧深险如函，只是
当年的战车辙痕已被生态廊道的沥青
覆盖。弘农涧河水量虽减，却因智慧水
文监测系统的介入，成为黄河保护法实
施后的生态样本。那些曾让六国联军
望而却步的“丸泥可塞”天险，如今是研
学 导 师 讲 解 的 立 体 沙 盘 ，孩 子 们 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关隘模型，正在文创商

店里与《道德经》竹简书签比邻而居。
当 你 站 在 太 初 宫 前 的 二 十 七 级 石

阶 ，脚 下 每 一 块 条 石 都 镌 刻 着 文 明 的
断 层 。 公 元 前 491 年 的 某 个 黄 昏 ，守
关 将 士 绝 不 会 想 到 ，他 们 严 防 死 守 的
关 隘 ，会 成 为 后 世 学 子 临 摹《道 德 经》
的砚台。那些曾令九国之师逡巡不前
的雄关，如今敞开着智能闸机，迎接背
诵“道可道非常道”的孩童——他们手
中 的 研 学 手 册 ，正 以 AR 技 术 复 原 秦
弩 齐 射 的 轨 迹 ，而 老 子 五 千 言 的 竹 简
真迹，在防弹玻璃后与全息投影共舞。

春日的桃林盛放如昔，只是当年的
血战已化作沉浸式剧场里的影像。演员
们披挂的皮甲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出土
文物，刀剑相击时迸发的火花，与景区
WiFi信号塔的指示灯交相辉映。项羽破
关时的烽火，如今是抖音直播间的百万
流量；刘邦驻守的营寨遗址上，研学导师
正用平板电脑解析楚汉争霸的 GIS 地形
图。历史在此处完成最奇妙的量子纠
缠：当孩子们将写满感悟的电子明信片
投入“时空邮筒”，云端服务器同时生成
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函谷关数字孪生。

考古队最新发现的唐高宗题记崖刻
旁 ，生 态 监 测 无 人 机 正 在 采 集 苔 藓 样
本。这些携带千年信息的微生物，将与
黄河水利遗产数据库中的古水文记录交

叉 验 证 ，为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提 供 史
鉴。函谷关的军事防御功能，已转化为
守护黄河安澜的文化防线。

暮色中的黄河呈现出青铜鼎腹的色
泽 ，涛 声 里 沉 淀 着 二 十 七 个 王 朝 的 倒
影。对岸新栽的生态防护林，与出土的
战国箭镞共享着相同的碳元素；无人机
巡航的河道，正是周天子渡津的故道。
在“水上飞人”特技表演激起的水雾中，
你会读懂李白“函谷正东开”的深意——
昔年秦皇收缴天下兵器熔铸的金人，早
已转化为沿黄生态廊道的太阳能板阵
列，继续守护着母亲河的安澜。

夜间的沉浸式光影秀将城墙变成巨
幅投影幕布。当老子骑牛的身影掠过箭
楼，全息技术让《道德经》的金色篆字悬浮
于星空，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光点连成
新的天道图谱。研学营的孩子们举起荧
光棒，在《将进酒》的吟诵声里，为汉字的
诞生点亮生日的烛火。这跨越三千年的
文明接力，让函谷关的每一粒沙都成为存
储中华基因的活体硬盘。

灵 宝 市 政 府 打 造 的“ 黄 河 记 忆 ”工
程，正在将移民口述史转化为区块链存
证。九十岁老移民颤抖的乡音，通过 AI
语音修复技术重现 1956 年风雪夜的抉
择，这些数字档案将与函谷关出土的简
牍共同编入中华文明基因库。

晨 光 再 次 镀 亮 关 楼 时 ，太 极 湖 面
的雾气正在生成新的历史图层。穿汉
服拍照的网红、测绘遗址的考古队员、
调试全息设备的工程师，此刻都是函谷
关故事的续写者。景区大数据中心的
屏幕上，游客动线数据流与古代商旅足
迹重叠，碰撞出文化旅游的拓扑模型。
那些曾让战国时代六国军队溃散的险
峻地势，正通过 VR 技术转化为中小学
生理解地缘政治的动态沙盘。

在数字展馆的透明地砖下，秦简与
移动硬盘共处一室，竹简上的隶书与二
维码共享着信息载体的使命。当研学导
师用脑机接口设备演示“道法自然”的现
代诠释，老子或许正在云端微笑——他
笔下“天地不仁”的宇宙观，正被量子计
算机验证为某种混沌算法的原始版本。
而函谷关，这座永不闭合的文明锁钥，依
然在黄河南岸见证着古老智慧与未来科
技的缠绵。

此刻，一群白鹭掠过正在直播的考
古现场，它们的翅影投在出土的战国箭
镞 上 ，恰 如 历 史 长 卷 中 永 不 干 涸 的 墨
滴。函谷关的晨钟第 3000 次敲响，青铜
色的声波里，既有秦军箭阵的破空锐响，
也有《大秦烽云》实景剧的环绕立体声，
更回荡着新时代治黄人“让母亲河成为
幸福河”的铮铮誓言。

在花开芬芳的季节，我怀着
喜悦的心情乘车来到江南水乡，
短短数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这里与众不同的紫藤花。

沐浴在阳光下的一树树紫
藤花，被微风吹过，像紫色玛瑙
一般随风飘扬，地上的紫藤花像
珍珠一样，让我心情愉悦。此时
此刻，我不由想起了在时光的长
河中，古诗词如璀璨星辰，散发
着永恒的光芒。而那紫藤花，宛
如一位身着紫纱的仙子，悄然绽
放在古诗词的字里行间，以其独
特的风姿与韵味，编织出无数动
人的诗篇，诉说着千年的情愫与
故事。

二 十 岁 的 时 候 ，读 李 白 的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
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眼前浮
现 出 一 幅 生 机 勃 勃 的 春 日 画
卷。那紫藤，宛如一条紫色的绸
带，轻盈地缠绕在高大的云木之
上，向着苍穹肆意伸展。在明媚
的春光里，花蔓舒展，一串串紫
色的花朵如同璀璨的珠帘，晶莹
剔透，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在浓
密的绿叶间，鸟儿欢快地啼鸣，
仿 佛 在 为 这 美 好 的 春 光 歌 唱 。
阵阵微风拂过，香气四溢，引得
美人驻足，流连忘返。李白用寥
寥数语，便将紫藤花的柔美、灵
动与春日的盎然生机描绘得淋
漓尽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
充满诗意的春日，与紫藤花、美
人、鸟儿一同沉醉在美好的时光
之中。

三 十 岁 那 年 ，阅 读 李 德 裕
的“ 遥 闻 碧 潭 上 ，春 晚 紫 藤 开 。
水 似 晨 霞 照 ，林 疑 彩 凤 来 ”，心
情 豁 然 开 朗 ，仿 佛 踏 入 了 一 个
静谧而梦幻的世界。在那遥远
的碧潭之上，春晚时节，紫藤花
悄然绽放。那紫色的花朵与碧
绿 的 潭 水 相 互 映 衬 ，潭 水 如 同
一 面 明 镜 ，倒 映 着 紫 藤 花 的 倩
影，宛如晨霞映照在水面上，绚
丽 夺 目 。 那 茂 密 的 树 林 中 ，盛
开的紫藤花仿佛是一只只彩凤
降临，五彩斑斓，给人带来无尽
的惊喜与遐想。李德裕以独特
的 视 角 和 丰 富 的 想 象 ，将 紫 藤
花的美丽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
致 ，让 我 们 感 受 一 种 远 离 尘 世
喧嚣的宁静与美好。

古诗词里的紫藤花，不仅是

自然美景的象征，更寄托着诗人
的情感与思绪。如许浑的“绿蔓
秾阴紫袖低，客来留坐小堂西。
醉中掩瑟无人会，家在江南梦去
迷”。诗人在紫藤花下，与友人
相聚，饮酒作乐。其实，在欢乐
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思乡之
情。那低垂的紫藤花蔓，宛如诗
人低垂的衣袖，仿佛在诉说着他
的孤独与惆怅。醉意朦胧中，诗
人弹奏起瑟，却无人能理解他内
心的情感，他的思绪早已飘向了
遥远的江南，那里是他的故乡，
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紫藤花
见证了诗人的欢乐与哀愁，是他
情感的寄托。

紫 藤 花 在 古 诗 词 中 ，还 常
常 与 岁 月 的 流 逝 、人 生 的 无 常
联 系 在 一 起 。 如 赵 师 秀 的“ 一
架 藤 花 照 眼 明 ，一 年 春 事 又 成
空 。 凭 谁 为 扫 门 前 路 ，留 取 松
阴待客行”，那一架盛开的紫藤
花，虽然绚丽夺目，却也在提醒
着人们，一年的春光即将逝去，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诗人
感叹时光的匆匆，人生的无常，
就如同这转瞬即逝的春光。他
渴望有人能为他扫去门前的道
路，留下一片松阴，等待着友人
的到来，然而，现实却往往不尽
如人意。紫藤花在这里成为岁
月 的 见 证 者 ，引 发 了 诗 人 对 人
生的深刻思考。

漫步在古诗词的花园中，紫
藤花以其婀娜多姿的身影、淡雅
清幽的香气、丰富深刻的内涵，
成 为 一 道 独 特 而 迷 人 的 风 景 。
它穿越千年的时光，将古人的情
感、智慧与审美传递给我们。每
一首描写紫藤花的古诗词，都是
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美好的回
忆 ，让 我 们 在 欣 赏 其 美 丽 的 同
时，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与源远流长。

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古诗
词时，仿佛能看见那一串串紫藤
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听见诗人
在花下的低吟浅唱。紫藤花，这
古诗词中的精灵，将永远在我们
的心中绽放，成为我们心灵深处
最美好的向往与慰藉。在喧嚣
的现代生活中，能在紫藤花中寻
找到一片宁静的诗意之地，人们
的灵魂在古诗词的滋养下，也能
得到升华与净化。

在都市定居已有多年了。凡有空闲，
常会在一座离家近的人行天桥歇住脚。倚
靠泛着冷光的镀铬栏杆，望向四周灯火不
央的高楼大厦，不禁想起卞之琳“你站在桥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
句。沉浸于情绪，也会坠入对生命本质的
叩问。

都市地铁早高峰是日复一日的“窝囊”
戏码，车厢里密密麻麻的人群总让我想起
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空间的蚁群。事物都在
既定轨迹上搬运各自的重量，在生存的惯
性中顶着相似的精神光环。车窗的玻璃照
出无数个重叠的自己，相同的黑色夹克，一
样的晨起倦怠，目光在电子屏幕上来回穿
梭。总有人问：我们忙忙碌碌，究竟在寻找
什么？

时间被平凡的生活碾成均匀的粉末，
受到“恩赐”的考勤机数字不会发生任何情
绪变化，就像拖着疲惫身子回家时在电梯

间的沉默。记得去年凛冬的一个黄昏，我
搓着手赶路，瞥见一位环卫工阿姨在便利
店外捧着又硬又冷的白面馒头发呆，蒸汽
在她眉间凝成细小的水珠。忽然觉得我
们都在背负一些东西赶路——或是工作
单上的条条框框，或是未写完的稿纸，又
或是只是害怕停下脚步时，会透视自己灵
魂的形状。

去 年 深 秋 我 在 医 院 陪 护 时 ，曾 在
空 荡 的 走 廊 尽 头 遇 见 位 坐 轮 椅 的 老
人 。 他 长 久 望 着 窗 外 的 悬 铃 木 ，看 叶
子 在 风 里 翻 转 、坠 落 。 护 工 说 他 总 这
样 看 ，一 看 就 是 半 天 ，哪 怕 早 已 认 不 得
自 己 的 儿 女 。“ 人 老 了 就 像 这 落 下 去 的
叶 子 。”护 工 边 调 整 轮 椅 边 说 ，“ 可 每 片
落 的 样 子 都 不 一 样 。”老 人 凝 滞 的 目 光
忽 然 让 我 想 起 笔 下 人 物 的 困 境 ，那 时
我 正 为 小 说 的 结 局 发 愁 ，总 想 着 该 给
主 人 公 安 排 怎 样 的 结 局 。 我 缓 步 走 在

医 院 外 面 的 小 路 上 ，思 考 着 ：生 命 的 重
量 从 不 在 于 情 节 的 跌 宕 ，而 在 那 些“ 坠
落 的 瞬 间 ”。 比 如 叶 子 触 碰 到 地 面 的
轻 响 ，抑 或 是 赶 路 时 猛 然 抬 眼 ，看 见 自
己 投 在 人 间 的 影 子 ，正 与 万 千 个 影 子
相 遇 又 分 离 。

上次回老家，院外的苦楝树不知何时
被雷劈去了半边，残缺不全的身躯显得格
外突兀。杂乱的分枝上缠着红布条，在风
里啪啦地响。想起小时候总以为它会永远
站在那里，就像以为曾祖父的烟荷包会永
远鼓得满满的。时光并不会陪着人长大，
曾祖父的坟头草我们清理了一次又一次。
苦楝树的断口却又冒出了新芽，嫩绿的枝
条在春寒里摇晃，就像新生婴儿攥紧的拳
头。生命的神奇妙不可言：多少年后我们
终将相继离去，自然始终以生死轮回昭示
永恒。

史铁生说过：“死亡是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这节日
之前，或许我们该做的，是认真走、认真看、
认真感受每一次心跳。让匆忙的脚步里，
永远留一处柔软角落，盛得下人间烟火，也
装得下灵魂叹息。

两 道 焦 急 的 电 话 铃 提 醒 我 是 时 候
离 开 天 桥 ，忽 然 听 见 桥 下 方 传 来 急 促
的 脚 步 声 —— 四 五 个 穿 鲜 红 校 服 的 少
年 追 着 末 班 车 狂 奔 ，厚 重 的 书 包 在 背
后 晃 荡 ，笑 声 打 破 暮 色 的 沉 默 。 我 知
道 ，在 城 市 的 千 万 个 角 落 ，还 有 无 数 这
样 的 身 影 ，在 红 绿 灯 的 跳 跃 间 、键 盘 的
敲 击 里 追 赶 自 己 的“ 公 交 车 ”。 我 们 或
许 无 法 挣 脱 匆 忙 ，但 至 少 可 以 在 一 刻 ，
倚 着 栏 杆 看 暮 色 漫 过 街 道 ，看 车 灯 连
成 光 的 河 流 ，然 后 懂 得 ：匆 匆 亦 从 容 ，
且 行 且 思 之 。 当 我 们 学 会 用 温 柔 拥 抱
人 间 ，便 既 是 做 看 风 景 的 人 ，也 成 了 别
人 眼 中 的 风 景 。

校 门 口 的 人 群 熙 熙 攘 攘 ，
我 一 眼 就 望 见 女 儿 落 寞 的 身
影。原本约定好要去吃她最爱
的 那 家 火 锅 店 ，此 刻 却 被 她 一
句“ 考 得 不 好 ，不 想 出 去 了 ，回
家随便吃点，多吃点菜就行”轻
轻 带 过 。 她 的 声 音 很 轻 ，却 像
一 根 细 针 ，扎 得 我 心 里 生 疼 。
距 离 高 考 越 来 越 近 ，女 儿 的 压
力越来越大。

超市的白炽灯洒下暖光，推
车里渐渐堆满她喜欢吃的水果、
面包、翠绿的菠菜、裹着晨露的
莜麦菜，还有她最爱的娃娃菜。
女儿低着头慢慢挑选，“再买点
金针菇？”我轻声问，她顿了顿，
把整盒菌菇放进车里。货架间
流转的轻音乐里，我瞥见她睫毛
下颤动的阴影，忽然想起她小时
候踮脚够糖果的模样。

走进家门，我系上围裙，先
把 排 骨 炖 上 。 女 儿 说 她 来 洗
菜，水龙头的水流声清脆悦耳，
像是在诉说着无声的安慰。她
把新鲜的蔬菜一一洗净并放入
盘子中。

排骨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
翻 滚 ，浓 郁 的 香 气 渐 渐 弥 漫 开
来。我们在火锅的热气里轻声
交谈。女儿说起考场上卡壳的
瞬间，说起草稿纸上反复涂改的
公式，那些压抑的焦虑随着蒸腾

的水汽渐渐散开。我默默往她
碗 里 夹 着 吸 饱 汤 汁 的 娃 娃 菜 ，

“多吃点，补充维生素。”我不断
给她夹菜，她也不再推辞，大口
吃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烦恼都随
着美味一起吞下。我们不再谈
论考试，只是安静地涮着菜，听
锅底发出有节奏的咕嘟声。女
儿聊着学校的趣事和未来的憧
憬 ，她 的 笑 容 渐 渐 变 得 生 动 起
来。我望着她被热气熏红的脸
庞，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在幼儿
园摔破膝盖的小女孩。原来成
长就是这样，从号啕大哭到默默
流泪，从依赖拥抱到寻找独处的
力量。

我握住她的手，轻声说：“但
行好事，莫问前程。别怕，妈妈
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成长。
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

窗外的夜色渐深，万家灯火
亮起。锅里的汤汁依旧在欢快
地翻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像是一首温柔的摇篮曲。在这
方小小的天地里，我看着女儿吃
得满足的模样，心里满是心疼与
欣慰。在这最后的二十多天里，
我忽然懂得，所谓陪伴不是盛大
的安慰，而是陪她走过超市的每
一排货架，洗净每一片菜叶，在
烟火升腾处，把焦虑熬成希望的
模样。

我的一个学生曾对她班主任说：“我们
语文老师看书的时候真美！她就是那种
人，坐在咖啡馆，一句话也不用说，只要把
手中的书随便翻翻，众人的目光就会唰的
一下集中过来……”

乍一听，肤浅的虚荣心小小地膨胀了
一把，立马又觉十分汗颜：原不过中人之姿，
且韶华不再，年华斑驳，哪还会“真美”？可
学生那样说显然也非假意。或许，唯一句话
可作解：阅读，是一个人最美的姿势。

白云闲窗下，静室明灯里，当我们捧起
一本书，世界就是眼前的方寸之物。红尘
喧嚣、俗务纷扰尽弃脑后，“淡然离言说，悟
悦心自足”。此际的你，就是一幅沉静的
画：眸光低垂，暗波在眼，朴素安详，洒脱离
尘。如此潜心专注的模样自然令人心动。

“书本的妙处在于坐着就能在精神里
纵横驰骋。当我品尝书页里的甘露琼浆

时，一杯酒，就足以令我陶醉不已。”十八世
纪印度诗人玛斯特如是说。确实，当我们
进入书的世界，身体未作任何移动，就已

“思接千载，视通八荒”。恍若插上了神奇的
翅膀，我们踏遍另一个世界的万水千山，享
尽千回百转的旖旎风情；又仿佛海中的浪，
风里的云，看到并感受到大千世界里那些虽
杂沓斑驳却不失亮丽多姿的丰富人生。

故而，阅读之时，我们沉静却不淡漠，
专注却不呆板。每有会意，或欣然展颜，春
山葱翠；或愁上眉间，秋意萧索；或悠然宁
和，风轻云淡。不论哪种，皆是心花的绽
放，更是灵魂的惊艳，无不生动丰盈。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书间
如梦，一尊还酹明月。当我们打开书页，酣
然入梦，那些沉积的墨香便如清亮明洁的
白月光，丝丝缕缕，溢满心房；久而久之，

“一缕书香压百香”，那些“读过的书便会自
然潜在我们的气质里”，最终使我们“得到
一种优雅和风味”；而我们的心亦会在日复
一日的浸润中，日趋明洁清冽，再不会“尘
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
味”了。

阅读更是有快感的。它在你翻开书
本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启动了。书在我们
眼前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漫步其中，分
花拂叶，闻香识味，细品深嗅，其乐无穷。
梭罗有言：“书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藏宝
室，那里储藏着世世代代众多国度的宝贵
遗 产 …… 这 些 作 品 美 丽 得 就 像 黎 明 一
般。”阅读之时，我们又似拥有了世界上最
珍贵的藏宝室。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想
几时去就几时去，无人阻挡，自可昂首阔
步，登堂入室；室内满目异彩，明光耀目，还
有惠风和畅，晨曦轻飏……你尽可流连忘

返，予取予求，此乐何极？
心绪低迷时，阅读还可以帮我们“营造

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
所”，将那些黑暗和凉薄一并挡在窗外。彼
时，摩挲着那一尺见方的小小书册，似谦谦
君子陪伴在侧，温润如玉，绵绵生香；既见
君子，又近其身，云胡不喜？愁又何在？

曾被欧阳修赞为“天下无二裴”的裴
氏家族的后人、新浪博主裴黎光曾讲过这
样一件事，他曾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中，
看到一空中小姐一有闲暇，就捧着本厚厚
的书静静地读。他说，云端的这个场景，
是他看到的最美一瞬，而那个瞬间使他觉
得“ 读 书 的 时 候 才 是 一 个 人 最 美 的 姿
势”。深以为然。

所幸，这个最美的姿势，不必青春年
少，无需花容月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拥有，也能够拥有。

暮春的风叩响窗棂，裹挟着清甜气息
漫进屋内，我知道，是槐花又开了。望着窗
外摇曳的洁白花枝，妻子从广西打来的电话
犹在耳畔：“要多捋些槐花，等我回去后带到
广西，孩子们都惦记着呢！在广西这边，吃
不到家乡的味道，我们都想啊！”那带着乡音
的叮嘱，像绵绵春雨，浸润着我思念的心，也
让今年的槐花，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终于等到槐花初绽。我趁休息的时
候，带上钩子，独自走向西北角的槐树林。
小径两旁，杂草肆意生长，酸枣树的尖刺在
风中晃动，仿佛在守护这片洁白的花海。远
远望去，缀满枝头的槐花，像繁星点点，在阳
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轻柔地向我招手。

踏入林间，干燥的泥土被脚步碾碎，扬
起阵阵呛人的尘灰。我攥着生锈的铁钩，

在交错的枝丫间寻觅低垂的槐枝。四周，
层层叠叠的槐花如雪如云，将我温柔又热
烈地包裹住。

“槐枝似我生疏懒，挂月栖云自一奇。”
眼前的槐树，宛如身着白纱的温婉女子，在
春风中翩翩起舞。树冠间垂挂的花串足有
尺余长，花苞裹着嫩绿的花托，像无数串冰
糖葫芦悬在半空。我举起钩子勾住枝干，
金属与树皮摩擦出刺耳的声响，惊起两只
麻雀扑棱棱掠过花影。“咔嚓”一声脆响，细
细的枝条带着槐花倾泻而下，花瓣簌簌落
在肩头，沁凉的香气裹着细小白絮，钻进衣
领的褶皱里。

捋槐花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儿。完全盛
开的槐花，香气虽浓郁，却少了几分鲜嫩；
唯有似开未开的花蕾，最是清甜爽口。我

将整串槐花捧在掌心，指尖沿着花萼轻轻
一旋，花苞便簌簌落进布袋，一股淡淡的清
香在鼻翼间徘徊。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槐
花，在林间投下细碎的光斑，风过时花影摇
曳，如同流动的银河倾泻在肩头。不知不
觉间，汗水浸透了后背，布袋也渐渐变得沉
甸甸的。

当暮色漫过林梢时，布袋已坠着满满
的芬芳。返程路上，肩头残留的槐花碎屑
被汗水浸湿，混着青草味在皮肤上晕开。

下午五点多，我坐上返回三门峡的公
交。到家时，夜色已深。我将槐花仔细分
装，放入冰箱冷冻室。看着抽屉里整齐排
列的槐花，仿佛已经看到了暑假结束时，远
在广西防城港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妻子
将槐花拌上面粉蒸熟，撒上调料，孩子们举

着瓷碗欢呼的画面。这些洁白的槐花，不
再只是一道美味，更是连接千里之外亲情
的纽带，是浓浓的乡愁寄托。

古人笔下的槐花，常常带着几分孤寂，
“槐花满地无人扫，半在墙阴半在苔”。而
于我而言，这洁白的槐花，满是牵挂与思
念。它承载着妻子的嘱托、孩子们的期盼，
还有我对远方家人深深地眷恋。愿这一缕
槐香，乘着春风，飘向广西，带去我的思念
与祝福。待到重逢时，我们再共话这满树
槐香，重温离别时思念的味道。

函谷关的三千年
□李亚民

匆匆脚步 且行且思
□陈尚

紫藤花开诗意来
□九尾狐

槐香里的千里守望
□王绵民

低眉处自有春山
□查晶芳

爱在烟火升腾处
□雷灵灵


